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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的 话

王近松 （22岁）
贵州工贸职业学院教师

2020 年 1 月 13 日，中国青年报“五月”

文学版诞生。开栏的话有两句话使我印象

深刻，其中一句是“最美的想象都盛开在五

月”，另一句是“00 后青年一代开始走向舞

台中央，进入他们人生的‘五月’。”

有 幸 成 为 “ 五 月 ” 诞 生 后 的 首 批

作 者 。 2020 年 的 第 一 期 “ 五 月 ”， 18 位

00 后 用 18 首 诗 开 启 了 一 份 带 有 “ 五

月 ” 的 青 春 印 记 。 曾 镇 南 先 生 在 《神

秘 莫 测 的 青 春 诗 绪》 中 ， 用 “ 00 后 的

青 春 ， 最 是 爆 长 的 初 阶 、 冲 刺 的 起

步 ” 来 评 论 青 春 的 诗 篇 ， 字 里 行 间 表

达 了 对 青 春 的 致 敬 ， 对 生 命 的 热 爱 ，

对 青 年 的 鼓 励 。

第 一 次 在 “ 五 月 ” 发 作 品 时 ， 我 还

在 大 学 校 园 ， 喜 欢 午 后 一 个 人 沿 着 小 路

走 一 两 公 里 去 吃 饭 ， 然 后 踩 着 夕 阳 最 后

的 光 芒 回 到 校 园 。 我 始 终 爱 着 一 片 荒地

上的芦苇，在春夏季拔节生长，在秋冬季

成为诗意的一部分，夕阳照射下，满是金

色的梦想。

《冰 点 周 刊》 公 众 号 以 “00 后 的 诗 ”

为题，推送了首期“五月”的作品，对于

一 个 从 高 中 时 代 开 始 追 《冰 点 周 刊》 的

00 后来说，这让我有好几天心情愉悦。

不经意间，三年已悄然溜走。

时间带走了许多瞬间，以至于疫情暴

发，我们的生活不得以按下暂停键，却没

能阻挡“五月”成为青春的一份印记。

不管是夕阳中的金色，还是疫情下的

白色，抑或是告白主题中的暖，正是斑斓

让青春拥有更多色彩，让“五月”成为青

春里抹不掉的底色。

从 2020 年到 2022 年，这是时间给我

们画出的间距，让我们在三个春夏秋冬中

感知季节变化，尽管过去都化为乌有，在

过去的那些日子里，因为“五月”，每个

季节都印有青春的印记。

从 《下午时光》 到 《让我想在这座城

市多停留的，只有你》《以雪为引，往返

过往》，再到今年的 《我不会一个人去看

海》，“五月”给了我倾诉的空间，让青春

的诗行和诗句在纸张上得到安放。

或许，我们都 该 问 问 自 己 这 三 年 走

过 的 道 路 ， 参 与 过 的 选 题 ， 为 什 么 充 满

热 情 ？ 答 案 一 定 各 式 各 样 ， 但 有 两 个 主

题是不会变的，一个是“青春”，另一个

是“ 成 长 ”。“ 五 月 ” 成 为 越 来 越 多 的 写

作 者 成 长 的 平 台 ， 我 们 在 这 里 追 忆 青

春 、 发 现 生 活 ， 允 许 自 己 将 内 心 的 爱 表

达 出 来 ， 安 抚 迷 茫 的 内 心 。 每 一 个 选

题 ， 在 我 们 挖 掘 素 材 之 前 ， 我 们 都 在 拷

问 自 己 的 灵 魂 ， 追 问 青 春 的 真 谛 。 我 们

慢 慢 积 攒 那 些 参 与 选 题 的 时 光 ， 却 再 也

没 有 机 会 积 攒 青 春 。 青 春 一 点 点 从 手 中

流 逝 ， 当 我 们 面 对 时 间 的 流 逝 ， 在 迷 茫

的 年 纪 感 到 无助时，每一次尝试与“五

月”对话，打开最新的“五月”，便会漫

游在属于自我的世界中。

《请 回 答 1988》 中 有 这 样 的 一 段 话 ：

“如果不越界，就无法遇见另一个世界的

规则和关系。如果需要崭新的关系，如果

想拥有爱情，就必须越界，若是守住了界

限， 他 跟 你 ， 就 只 能 到 那 里 为 止 。”“ 五

月”如果仅仅代表了季节，那么我们将在

色彩中迷失，五月与四月、六月，或是十

二月没有什么区别。

纸上的“五月”，让我们给青春留了

一条退路。

我 们 从 来 都 不 是 孤 岛 ， 因 为 “ 五

月 ”， 我 们 清 楚 我 们 应 该 怎 样 对 待 青 春 ，

在 22 岁 ， 应 该 怎 样 歌 唱 ， 唱 什 么 样 的

歌 。 对 于 只 有 3 岁 的 “ 五 月 ” 及 我 们 来

说，我静静等待它结出更多果实。

因为“五月”，每个季节都有青春的印记

仇士鹏 （24岁）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硕士生

“五月”是 《中国青年报》 文学副刊

的名字，我也正好五个月没能在上面发表

过文章了。

我很喜欢五月的氛围，阳光微好，不骄

不躁，爬山虎爬满了整座墙，任意一条路上

都有草木清香在柔柔地氤氲。时而有风袭

来，让人想起操场上拉着手奔跑的青春。闭

上眼睛，人便如悬浮的羽毛，慵懒而惬意。

这也是写作最好的状态。心境就像是

润在墙上的阳光，不显锋芒，也不失色泽，

勃勃的生机环绕在身侧，每一枚叶子的抖

动都是美留在人间的语言。时不时有灵光

闪过，羚羊挂角般的句子不着痕迹地跃入

纸上。于是写作不再是叶子一点点，艰难地

把身体里的青翠压挤出来，而是一片片，悠

闲地在地上投下影子。它成了一件优雅的

事情，由时光端来白云净手，鸟鸣润笔。

但投稿不是。有投稿就必有退稿和录

用，有失望和喜悦，而我不仅享受写作的

过程，也殷切地想要享受写作的结果——

发表。所以这五个月的心情，就像一场春

雨一场寒。固然，花开不一定需要风和日

丽，它本是生命自发的过程，在泥泞、在

沉沉的夜色中都可以完成，但是美对于美

总有天然的呼唤。若是每一场雨后都迎来

气温的骤降，它所能眺望到的夏天便不再

是绿树阴浓、繁花竞妍，而是黑云压城、暴

雨倾盆，这就让它渐渐失去了信心——如

蒲公英一样被风吹走了。有一段时间我便

陷入了深深的迷惘，怀疑缝合了日与夜的

边缘。当然，它不是挫败，更像是一阵打着

旋儿的风，它从头到尾都是温和的。如果横

冲直撞、大开大合，它必然会踩伤草叶，撞

弯枝条，但是逡巡的风却能裹满花香，甚

至被阳光赠予一件香喷喷的斗篷。

也正是这香，让我很快就释然了，把

废稿存档，继续摊开白纸。可能我骨子里

本就不是锐意进取的人，而五月也不是争

强好胜、夸父逐日的时节。它并不是骄阳的

一言堂，它的组成也并不单调，而是有晴有

雨，二者随机交替出现，每一种都是常态。

我很不喜欢雨天，但我无法阻止雨天

的出现，而雨天既是晴天的终结，也是下一

个晴天的开始。如果把门窗紧闭，被动地等

待一场雨的结束，那么房间里就不可避免

地会潮湿，在墙角等地方生出霉斑，甚至长

出蘑菇。可如果在雨天来临前，就已经做好

了迎接它的准备，在家中储存了足够多的

阳光，那么就能让衣物、让地板始终保持干

燥，若 是 阳 光 分 外 充 足 ，还 可 以 放 飞 到 窗

外，让它冉冉升起，主动去结束一场哭哭啼

啼的细雨，复苏明媚爽朗的晴天。

所以，就像接纳雨天一样，接纳退稿

成为写作的日常。倒不是因为每一次的失

败都是成功的垫脚石，那样的话五月终究

会被晴天所统治。只是因为它是合理的存

在，是注定会在某一次发生，又注定不会

覆盖全部的事情。这个世界总会有某些地

方下着雨，而此时另一片土地正享受着晴

天 ， 同 一 片 土 地 上 不 会 有 结 束 不 了 的 雨

季，也不会有漫长、无法终结的晴朗。长

久的晴让人倦怠，让土地干燥；长久的雨

让人抑郁，让骨头染上风湿，而它们都会

让作物失去活力，让人在单调的重复中丧

失了前进与求索的动力。所以，晴雨随机

的交替才是生活如此精彩的真相，悲喜交

加才能让心情的弹簧始终保持着活力，让

五月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迈入盛夏。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雨天来临前，

多存下一些阳光，这样雨天之后的晴朗就有

了尽快诞生的可能。就算暴雨把天地压得漆

黑一片，我们的小房子里也会有微弱的光

芒，让潮汐般的雨声被堵在窗外，让我们能

抱着对晴天矢志不渝的期待徐徐入梦。

世界以五月吻我，在吻痕上并排站立

着悲喜，它们同等鲜艳。

世界以五月吻我

邢 晨 （22岁）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

人潮熙攘的地铁，方块大小的屏幕上

划过一行行连缀成文的字符，这故事九成

九被叫作“网络文学”。如果，地铁闸机

能从手机中感应到 “阅读目录”，千百个

网络文学作品的名字，将会一跃而出。

这是网络文学飞速生长的时代，也是

网络文学备受关注的时代。

2021 年 9 月 13 日 的 《中 国 青 年 报》

“五月”文学版，集结青年评论者，用青

年声气点评网络文学，我有幸成为其中的

一名作者。这一期报纸被我贴在书架的侧

面，与它比肩而立的，是我收藏的一部部

网络文学出版物。

从 11 岁开始阅读网络文学，到 21 岁

进入网络文学的评 论 ， 这 十 年 ， 是 我 与

网 络 文 学 交 织 共 在 的 青 春 记 忆 。 这 些

美 好 的 记 忆 ， 奇 妙 地 定 格在 2021 年 9 月

13 日 《中 国 青 年 报》 的 “ 五 月 ” 之 下 ，

油墨生香。

依稀记得，第一次接触网络文学是小

学五年级的一个周末，它跟随着电脑一起

来到我的家中。当时的小镇，电脑还是一

个很新潮的东西。而我的爷爷就是这个镇

上最爱追赶新潮的人之一，他永远有着一

颗年轻跃动的心。这天之后，我家的电脑

被分成不同时段开展不同的工作：我和妹

妹上学，爷爷用它下象棋；周末则被我和

妹妹瓜分。我在五花八门的网页中遨游，

直到有一天网页在层层链接中转到一个小

说界面，我的目光被牵引住，按动鼠标的

手指就此停下来。我还记得那是一本校园

言情小说，淡蓝色的界面里，铅灰色的字

生动而鲜活，男女主颇具戏剧性的校园生

活，远远超出了我对于“故事”的所有想

象，仿佛身后那一摞摞课外读物都在我点

进“大结局”网页时因咂舌而纷纷倒落。

这是我与网络文学结下最初的缘分。有趣

的是，十年之后，我在“五月”上评论的

正是“言情”类网文。

即使网络文学给我留下了惊艳，但中

学阶段我与网络文学的交往并不深，只零

零散散地看了一些网络小说，甚至当我的

前桌颇为自豪地谈及自己读了约上百部小

说时，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上来几本。一

直到高中过半，网络文学才以另一种方式

频繁现于我眼前——“IP 改编”。

图 像 总 是 能 够 给 人 留 下 更 深 刻 的 记

忆 ， 2016 年 的 网 络 文 学 改 编 还 未 兴 盛 ，

只是以趣味的设定和新颖的情节吸引着想

要 猎 奇 的 观 众 ， 而 我 正 是 这 样 一 位 “ 剧

迷”。当我知道这些影视剧都有原著基础

时，就去找了原著小说，对比着记忆的画

面，重新认识故事。我一度以探索影视处

理的方法为乐趣，而这种乐趣保留至今。

可以说，是 IP 改编重燃了我与网络文学

的缘分。

IP 改 编 总 会 将 一 些 知 名 度 最 高 的 网

文小说搬上荧屏，久而久之，我对于网文

界 的 认 识 就 有 了 大 概 轮 廓 。 我 逐 渐 意 识

到 ， 网 络 文 学 不 只 是 一 些 天 马 行 空 的 故

事、一种有趣的文学，而是我们青年人的

一种生活方式，它参与着我们的成长过程

与青春记忆，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

文学力量。2021 年 5 月，扬子江网络文学

评论中心落成，我戴着工作人员的胸牌，

见证了这场盛会。随后而来的夏天，“青

春榜”启动，我参与其中。“青春榜”强

调一种青年性，以青年人的目光与经验为

沙漏，筛出具有“理性青春”趣味的口碑

之 作 。 作 为 站 在 网 络 文 学 现 场 的 “ 淘 金

人”，我从未如此鲜明地意识到自己的青

年身份。

从青年中来，到青年中去，发出青年

声音，发挥青年力量，我想这既是青春榜

的“青春”风象，也是 《中国青年报》 的

“ 青 年 ” 意 味 。 恰 逢 此 刻 ， 我 与 “ 五 月 ”

相遇，不得不说是一种奇妙的缘分。从读

者到评论者，十年间，是网络文学浪潮的

翻涌，也是属于我个人的成长历程。青春

与青年的携手、新时代与新文学的共进，

在渺小如我的个体，得到了一种印证，这

种印记的光芒也折射出了许许多多与我相

似经历的青年影像。我们一起，与网络文学

同行在光阴隧道之中。

网文十年 相逢“五月”

这是时间的秘密
也是生活的秘密

孙超杰 （29岁）
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2020 年 的 5 月 ， 那 时 候 我 还 没 开

学，一个人待在家已经 4 个月了，每天

在孩子的喧嚣声中醒来，又在操场上看

着蔷薇色的红日缓慢落下。时间就像被

装在了玻璃缸里，我看着过去、现在和

未来像三只小鱼，它们在玻璃缸中缓慢

地游动着。

雨 丝 是 我 2016 年 夏 季 认 识 的 朋

友，那时我们一起在首都师范大学参加

培 训 班 ， 后 来 我 们 在 复 旦 大 学 又 遇 到

了 。 2020 年 5 月 ， 雨 丝 说 《中 国 青 年

报》“ 五 月 ” 文 学 版 征 集 主 题 是 “ 故

乡”的文学作品，就写了一篇投去。我

现在已记不起所写的内容了，总之再次

看向玻璃缸的时候，看到里面的三只小

鱼在水中游着，睁着眼睛看着我。它们

吐出的气泡在上升中慢慢地变大，然后

像月季一样绽放在水面上。

在“五月”上发表的最近的一篇是

《八 年 之 后 的 〈文 城〉》， 讲 的 是 2013
年 看 《第 七 天》 和 2021 年 看 《文 城》

的故事，刊发在 2021 年 8 月。这篇小文

发 表 的 时 候 ， 我 正 行 驶 在 去 上 海 的 路

上，向着博士生涯的最后一年进发。在

这最后一年里，我陆续写一些札记给导

师看，我去了武汉两次，我写了论文的

初稿在 2022 年 3 月底交了上去。

4 月 4 日凌晨，我突然得知我们宿

舍园区封闭式管理，我尝试去工作室拿

一些学习物品，没有得到许可。在回宿

舍的路上，清晨的阳光已经洒满大地，

这样的阳光我后来又见过——那是我第

一次穿上蓝色防护服的时候，是我第一

次穿上白色防护服的时候，我推着小推

车运送防疫物资，看着清晨的阳光一次

又一次洒满大地。

封在宿舍里的两个月，时光就像静

默的校园，悄无声息地伫立在离我很遥

远的地方。我又想起玻璃缸中的三只小

鱼，我已经很久没见到它们了。我又想起

三只小鱼的眼睛，它们一张一合的嘴巴

像是告诉我有关时间的秘密。它们一张

一合的嘴巴告诉我，时间就是漂浮在水

中的，有下沉的时候也有上升的时候。我

想这是时间的秘密，也是生活的秘密。

谭 鑫 （28岁）

“又回到春末的五月，凌晨的集市人

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它照暖了

溪河⋯⋯”每当听见这首歌，我都会想起

生 命 中 所 途 经 的 那 些 如 花 海 一 样 热 烈 的

“五月”。

8 年前的五月，我结束了在 《重庆青

年报》 的实习生涯，只身奔赴即将毕业的

长 沙 。 多 年 往 返 中 ， 这 将 是 我 着 装 最 轻

便、也是滞留时间最短的一次，却是我目的

最复杂的一次——也许是为了祭奠学生身

份的终结，也许是为了让未来相逢时有更

多怀念，也许只是想好好地说一声再见。

家门口新修的车站便有直达目的地的

动车。上车时我还在想，如果这是高三，

墙 上 的 倒 计 时 应 该 由 “ 离 毕 业 还 有 XX
天”变成“离毕业只剩 XX 天”了吧，越

想越增别绪。无意间往窗外望去，此时正

逢麦穗灌浆、玉米小满的温热季节，漫山

遍野的绿植铺张着春天的走势，也遮掩了

我多余的遐思。异地求学多年，对于故乡

早已只知冬夏不见春秋的我，若非纸质车

票上的数字分明，几乎忘却这是全新的车

次、全新的路线，也是全新的尝试。眼前

的五月让我仿佛苏醒，走在回校路上的准

毕业生，竟突然有了大学新生的斗志。

翻开自己曾在当天写下的日志，映入

眼帘的第一句便是：我们终将启程，只是

快慢不同。

工作过后，时间像是不慎拨动了快计

时 ， 但 无 论 时 局 如 何 变 幻 ， 职 业 怎 样 迁

徙 ， 我 心 中 始 终 对 文 字 辟 有 小 块 儿 自 留

地，不说热爱，且算偏执，后来也有幸变

成与“五月”文学版块结缘的前提。

在网络喧腾的当下，作为一份“逆版

本”的文学栏目，“五月”不吝笔墨地向

世界陈述着青年人的文字和视角。纵然是

遍地纸媒都“断更”的疫情期间，也不曾

“失联”，以线上新媒体的方式作据点，用

文字将读者和作者们紧密团结在一起。

2021 年 7 月，在历经了一年半的读者

身份之后，我忐忑地鼓起勇气试着投出了

自己的作品，没想到编辑很快有了回应，

第 一 次 以 作 者 身 份 登 录 《中 国 青 年 报》

“五月”。因为距离关系，报纸离到手还需

一段时间，但我已急不可待，当天便厚颜

向编辑讨要了一张照片作为留念。

捧着照片，我像往常一样作为读者，

把那张作者栏处印有自己名字的版面，默

默地细读了一遍又一遍：有些文字被编辑

打磨后，凝练了很多，像一个不修边幅的

男子，被由里及外地进行了打理修饰；有

些语句被替换后，活泼了不少，如一个孩

子舍弃了故作成熟的矫饰，凸显出最贴合

自然面貌的生动真实——感觉仿佛变了些

什么，一切又好似从未改变。

样刊到达的那天下午，我激动地如主

角 迎 来 大 结 局 般 ， 在 日 志 中 写 下 一 段 独

白：从 《重庆青年报》 的记者，到 《中国

青年报》 的作者，渐变的是岁月的角力，

不变的是青年的名义。而侠有百种，人有

百号，在当下的纸媒江湖，仍在为赶路人

执火引路者，也是种“文侠”的写照。

如今，已逾两年的读者岁月里，我也

成 了 一 名 在 “ 五 月 ” 发 表 文 章 数 篇 的 作

者，期间也曾因为题材和文学性的缘故屡

被退稿，但通过编辑老师们的耐心斧正和

文友们的互相鼓舞，也逐渐有了在其他刊

物上初试锋芒的自信，一次次将自己的名

字变成一个个富有寓意的铅字。

无论五月远近，人生总要启程；我们

终将灿烂，在这五月花海。

人生总要启程
青春终将灿烂

五月，是阳光的、青春的，在五月里，和煦的阳光总能给人更多力量。五
月，也是咱们这个文学版的名字，和疫情一起走过了 3 年，你和五月又有怎样的
故事？

欢迎把你的文学作品发给“五月”（v_zhou@sina.com） ,与“五月”一起成
长。扫码可阅读 《中国青年作家报》 电子版、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中国
青年作家网，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

邹世凤 （24岁）
新疆大学硕士生

“浅浅碧水平，青青稻苗长”，又是一

年孟夏，枝头绿意甚浓，田间稻苗正香，

躬耕不辍的人儿正往稻田播散希望。

去年此月，“牛笛漫吹烟雨里，稻苗平

入水云间”，九旬仍系农田事，一生辛勤饱

黎民的袁隆平爷爷怀着“禾下乘凉之梦”永

远离开了人间。五月，潇湘呜咽，神州悲泣，

雨下不疲，绵绵阴雨淋湿了每一寸土地，也

淋湿了手捧金色稻穗的每一个人。

这雨淅淅沥沥，似在替袁爷爷拉响一

首协奏曲。因为它知道，袁爷爷一生热爱

生活、喜欢音乐，在他无数次重复实验、

陷入迷茫时，在他思念远方父母、研究受

挫时，他总会拉起小提琴，让悠扬的琴音

给陷入艰难的他以慰藉，给攀登科学巅峰

的他以动力。

这雨似在替我们诉说思念，因为它知

道，我们思念着胸怀赤心、一人扛鼎，为世

间增添了无数温情的袁爷爷；我们思念着

脚踩泥地、背受风雨，终其一生致力杂交水

稻 ，只 愿 饥 饿 不 来 找、人 人 能 温 饱 的 袁 爷

爷；我们思念着一生为民、鞠躬尽瘁，只为

人间稻苗青翠，稻米香甜的袁爷爷。

如今，风拂水流，农事依旧，我们却

再也见不到袁爷爷对着水稻欣慰点头。五

月，当我置身花香鸟语间才惊觉，青翠稻田

与脉脉流水都在诉说对袁爷爷的思念。五

月，当我见到清风拂稻田，田水平且浅，看

到农民插秧于晴天，才真正领悟到袁爷爷

培育水稻的辛劳，领悟到杂交水稻的重要。

因为袁爷爷不断求索、潜心科研，好种子才

能现于人间；因为好种子洒满水稻田，粮食

才能增产；因为粮食丰收，才能让农民露出

笑容俩；因为农民安心、粮田安全，我们才

能实现温饱、憧憬明天。

五月，我们都思念着一位时代伟人，他

一生求索，致力科研；五月，谷粒虽小，稻苗

还幼，但它们终会走向丰硕的金秋。当田野

由青翠变为金黄，当金色稻穗弯腰亲吻泥

田，历经“种稻清明前”“分秧及初夏”“秋来

霜穗重”农民就迎来了丰年。当粒粒稻米晶

莹如霜，当灶台蒸米炊烟醇香，我就会想起

袁爷爷的模样，想起他曾在稻田里躬耕不

疲；想起他“心系杂交凝血汗，嘉禾乘凉护

粮安”；想起他“九旬不曾忘生灵，佑得华

夏爨不停”。

岁月缓缓，人生漫漫，稻谷也在春去

秋来中生长灿烂，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

像 袁 爷 爷 一 样 奋 斗 、 创 新 、 卓 越 的 好 种

子，才能成长为一株根深叶茂的好稻子，

才能在金秋九月，听得清风徐徐来，闻得

稻香溢四海。

五月耕忙 思念绵长

五月的村庄
（诗歌）

吴 桧 （20岁）
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

理想与梦相互交替，唯有拥抱
我愿再次为理想追寻旷野
我想拥抱母亲般的大山
我的命运早已同我的村庄相连
她把拥有的苍茫和云野交给我

红砖墙、灰瓦、青石块，以及
被大自然切割成碎片的农田
村庄，我生命的精神原乡
半生的离合悲欢都在这儿度过
迎接村庄，一个人的幻灭史
寂灭与荒芜，祭奠成长的苦难岁月

五月的村庄迎着云雾诞生
我们活在云端。远远望去
爷爷扛着锄头走来，他
从一个小黑点直到变成太阳
他变成丘陵，变成竹林下的土地庙
记忆截断了过去，他永远地
留在了我走过的田野和山乡

我走出光影，带着少年的梦复活
少年把执着潜藏，星光不再耀眼
或许我还在追寻，或许已死去
时光打开记忆的闸门，情感倾泻
当他不再心生悲悯，学会叹息
死亡的力量早已超越失去的疼痛
因此学会了大山的坚毅和溪水的慈悲

理想与梦。十年以后，二十年后
他随风摇曳不知走过多少村庄
少年的梦从破碎到拼凑完整
黑夜彷徨，憧憬黎明。待梦走过五月
我要把无数个黄昏揉进一个清晨
然后纵身一跃，跳入青色染尽的

湖水
跳入大地觉醒后的春天

漫画：程 璨

五月的故事


